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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下）
四妹子走着，甩着胳膊，因为两头不见

日头，往返一百余里，全是逃躲大路而专寻小
径，她累了，远远眺见吕家堡村子里尚未熄灭
的一两个亮着灯光的窗户，腿愈觉沉重了。她
看见一个人对面走来，不由地停住脚，要不要
躲避一下？是不是队长派了民兵来堵截？

四妹子正猜疑不定，却听见那人远远地呼
叫她的名字，竟是建峰。他来干什么？来接她
吗？从来没有过的举动呀！村里又要抓她吗？
不管怎样，她走不动了，扑塌一下坐在路边的
青草楞坎上。

建峰走过来，站在她当面，难受地说：
“ 分 … … 分 家 了 ！ ” 四 妹 子 一 愣 ， 猛 地 站
起 ： “ 啥 时 候 分 了 ？ ” “ 今 黑 间 。 ” 建 峰
说，“刚刚分毕，我就出村来找你了。你看，
咱俩……咋办呀？”

四妹子不屑地盯了建峰一眼，很不满意他
那难过的神情，对着黑天的旷野大声说：“分
了好！好得很！我就盼这一天哪！”

第十四节（上）

四
妹
子

四妹子头上包着一块布巾，避免刷墙的浆水溅到头发上，身上和脸
颊上却已经溅满一片白土合成的白色泥浆了，她站在一个条桌上，桌上
搁一盆白土浆水，用一把短柄糜子管帚蘸上浆水，再漫刷到墙壁上去。
已经刷过而且干涸了的黄土泥墙壁，闪现出一缕淡雅的白色，白色中似
乎有一缕不易察觉的极淡的绿色，愈加显得素雅了。

“建峰！给盆儿里添点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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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桌子上，看着门外台阶上的建峰喊
着，他正在那儿盘垒锅台，听见她的叫声，放
下瓦刀，搓搓粘着泥巴的手，走进门来了。他
有点不大悦意地说：“你看，我也正忙着。你
从桌子上下来，添了浆水，再上去刷，省得你
停着我也停着。”

她斜瞅他一眼：“你不知道？我上下方便
吗？”他瞅瞅她的腹部，缩一下脖子，做出一
副顿然悟觉的神气，快活地笑笑，把浆水从铁
桶里舀出来，倒进桌子上的盆儿里。

“给我把头巾扎紧。”她说着蹲下身。
建峰又转过身来，笨拙地扯开她的头巾，

拴着，她又喊太紧了。他笑笑，又给她再松一
松。他问：“还有什么事吗？”随之压低声
儿，调笑地问：“裤带儿松了没？要不要我给
你拴一拴？”说罢，爱昵地在四妹子的腰里捏
了一下，又把手伸到她的脸上摸着。

四妹子没有拒绝，突然惊声叫道：“你爸
来咧！”建峰立即缩回手。四妹子看着他难堪
的神色，却嘎嘎嘎笑起来，挪揄地说：“老人
家这下管不着我们了！”她又把糜子管帚蘸上
白上浆水，在墙壁上漫起来。

四妹子昨晚就弄清了分家的始末。
由老公公出面，请来了大队里的调解委

员和小队队长，作为官方代表；又依照族规，
请来了本族里的长辈和婆婆的娘家弟弟——建
峰的三舅，由这三方面的人共同裁决这个即将
土崩瓦解的家庭的重大事宜。依照约定俗成的
村规，分家时必须由家长出面约请干部和长老
儿，晚辈人是无权的，也请不上场来的。

在家庭内部，老公公只允许三个儿子出

席，三妯娌连列席的资格也没有。在老汉看
来，分家是吕家父子兄弟间的事，商量也罢，
吵闹也罢，总而言之都是一母所养，他总是比
较好控制他们。妯娌们毕竟是外姓人，没有一
个共同的xx头连接她们呀！不能让她们来多嘴
多舌，争多论少。

在干部、长辈人和舅舅面前，吕老八外
表上没有一丝沮丧和气恨的神色，而是和颜
悦色，谦恭地给客人让烟递茶，像是请他们
来恭贺吕家的什么喜事似的。他提出分家之事
时，也不像一般庄稼人唉声叹气，悲愁满面，
一开始就陈叙家庭的全部矛盾，说明非分不可
了，而且总是责怪儿子不孝，媳妇不贤。吕老
八笑容可掬，精明练达，闭口不提儿子和媳妇
的不是，反倒夸了大媳妇，又夸二媳妇，连他
痛恨的三媳妇也冠冕堂皇地夸赞了几句，随后
便把分家的原因统统归于“自个老了，想过几
天清静日子”上头来。这是一个绝妙的中性的
理由，不伤害任何人。老汉诚恳而又质朴地
说：“各位！我这个家庭，现在十几口人哪！
十几口人的家当不简单咧！啊呀呀！我都六十
岁了，管这么大的家务，实实劳不下来喀！记
性差迟远了！比方说，前日上街去，一路都念
叨着给老二媳妇兄弟结婚要买的被面，一进
街，在猪市上转了一圈儿，背着个小猪娃回来
了，把被面忘得死死的了……你看看，丢三忘
四，怎么能成……”

老汉说得动情，把想分家的真实原因隐藏
在心底。

——待续——
                          （文章摘自努努书坊）


